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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永祿七年，十月九日，黃昏，川中島。



這已經是甲斐的武田第五次進攻川中島。



三年前的川中島合戰雙方都損失慘重。武田信玄以優勢兵力卻導致大將初鹿野，軍師山本勘助甚至自己的弟弟信繁都被上杉謙信擊殺。



最後還被謙信殺入本陣，自己差點喪命。所以這一次交戰，雙方都不敢輕舉妄動。對峙了五十餘日，只把各自的營寨修了又修，卻都不敢主動進攻。



在川中島通往越後春日山城的大路上，三騎快馬正在疾馳。從裝束看，他們是越後的武士。但懂得相馬的人卻知道當先那個穿白衣的蒙面武士騎的是天下名駒「放生月毛」。



前面路邊的樹林中露出一片房頂。騎在後面的一名武士催動坐騎趕上了蒙面武士道：「公主，前面就是善光寺了。」



那蒙面武士點了點頭。催動坐騎馳入了善光寺。



加奈伏在她的隱蔽處已經有三個時辰了。她是武田的忍者。



這次加奈要刺殺一個人。但這卻不是她的主公信玄的命令。事實上，她知道主公是絕對不會下這個命令的。因為她要刺殺的是大名鼎鼎被稱為「越後之龍」的那個傢伙。



別人都以為越後的主人是上杉謙信。但加奈卻知道真正的「越後之龍」是上杉背後的那個傢伙。



加奈見過真正的上杉謙信，那只不過是個愛吟詩作畫，連刀都揮不動的蠢才。



真正的「越後之龍」是謙信的妹妹嵐。



當年越後內亂，正是嵐掃平叛亂為她的大哥爭到了家主之位。不料謙信真是扶不起的阿斗。當上家主後第一次出戰就被打得大敗。幸虧嵐及時趕到才反敗為勝。從此越後待客全由謙信出面，作戰全由嵐指揮。



謙信這個傢伙完全沒有政治頭腦，別人拍他幾句馬屁，他就立刻不知東南西北，不論別人有什麼要求都答應。



別人讓給他一個不值半文的「關東總領」之職，他就動用越後本來就沒有多少的家底給別人打仗。



多虧嵐是不世出的武將才勉強以少勝多，維持住了局面。



加奈認識嵐是在三年前的川中島合戰。那時，嵐一眼就識破了信玄的啄木鳥戰法。發動全軍突擊信玄的本陣。



當嵐單人獨騎殺到信玄身邊時。加奈的師父山本勘助以自己的性命擋住了嵐對信玄必殺的一擊。那時山本勘助回擊的一劍挑落了嵐的面巾。加奈這才知道打著「毘」字戰旗的絕代武將原來是個絕代佳人。



師父山本勘助在臨終前告訴她，嵐以前在武田氏作過人質。主公信玄和她青梅竹馬，私下裡訂過情。但是後來造化弄人。武田和上杉終於成為了仇敵。主公在戰場上被嵐打得全無還手之力就是因為對嵐無法下手。所以為了武田家的霸業一定要除掉嵐。



開始，加奈並沒有把師父的話當一回事。主公三妻四妾，個個美絕人寰，那會對敵人的總大將產生興趣。但是三年來她代替師父隨侍在側。終於明白主公心中的真愛只有嵐一人而已。



現在兩家重新開戰，主公卻魂不守舍，私下裡整天在念叨嵐的名字。所以加奈採取了行動。



加奈的計劃很簡單，她在暗中跟蹤觀察了嵐很久。知道她每月十日前後就是經期。為了防止消息洩漏，每到十日她就要退兵。



若是戰事膠著沒有什麼大的危險，她就會把指揮交給副將，偷偷離開軍營躲到離戰場不遠的隱蔽處修養。



在川中島附近，善光寺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善光寺很大，嵐雖然出行一般只帶兩名護衛，但她本人武藝高強，象師父山本勘助這樣的高人都在她手下走不了一招。自己的武功還不到師父的一半，當然不能硬拼。所以她算準了日子，預先埋伏在善光寺的廁所裡。



嵐再怎樣英武在上廁所時警惕性都會放鬆的。再加上她是女流，上廁所時護衛一定不會在旁邊看著。那時出手成功的機會一定很大。



善光寺為了招待嵐，特意騰出了一個院落。



院內原來可供十幾人同時上的廁所也打掃得乾乾淨淨，改裝為供嵐專用。



屋內還焚了名貴的檀香。加奈剛剛佈置完畢，嵐一行三人就來到了。然後就是等待。



刺殺：



夜已經深了。



隨同嵐來的兩個侍衛都已入睡。就在加奈以為今天已經沒有機會的時候，等待已久的機會卻來了。



「支呀」一聲，嵐穿著白色的睡袍，伸著懶腰推門走了進來。



嵐隨手拴上了門，然後蹲了下來，翹起渾圓的屁股，一股清亮的水柱從下體射了出來。



加奈慢慢地在藏身之處拉直了繩子，然後用力一拉發動了機關。手弩發出了一聲極輕微的響聲，黑色的短箭呼嘯而出，正中嵐的後廷花，直貫入腹，深深地埋進了嵐的直腸。



嵐的嬌軀猛地繃緊了。突如其來的巨大痛苦一下壓倒了她，竟然使她一時間連慘叫都發不出來了。



她兩腿一軟，向前跪了下來。她兩手在地板上用力一撐，四肢著地，渾身不住顫抖著，沒撒完的小便混合著鮮血從下體不停得噴射出來。



這時加奈如幽靈一般從藏身之處冒了出來。



嵐抬起頭，正好與加奈如霜一般的美目相對。



嵐張開嘴，卻只發出了極嘶啞，低不可聞的呻吟：「妳———是———武田家的———加奈吧？我———見過———妳——」



加奈點了點頭。箭上塗的毒藥已經開始發作，她突然很有興趣聽聽這個使信玄又愛又恨，神魂顛倒的女人到底有什麼遺言。



嵐深深得吸了一口氣，慢慢得站了起來。



加奈吃了一驚，下意識地連退了幾步，另一支手弩立刻射了出去。



驚慌之下失了準頭，短箭「噗」的一聲射進了嵐強壯的大腿。



嵐趔趄了一下，但隨即挺直了身體。



她看著正在手忙腳亂得上手弩的加奈苦笑了一下，說道：「妳———不用———怕。」



回答她的是另一支短箭，這一次正中右臂。



嵐退了一步，低頭看了看傷口，嘆道：「真是———不該有———的———失誤啊—妳———別怕——我———已經———有——死——的覺悟了。」



加奈又射出一箭。這一箭射中了嵐肌肉發達的腹部。



嵐痛苦得摀住傷口。鮮血從她的指縫裡洶湧而出，在雪白的外衣上勾勒出了一條條血痕。



嵐連退了幾步，靠在了牆上。



鮮血隨著她櫻口的開闔從嘴角流了出來：「加奈———我是———武將——讓我———死的———像個武將吧？」



身為武將，最光榮的就是戰死，最恥辱的就是連刀都沒有出鞘就被敵人殺死。



嵐是這個亂世裡自詡為戰神毘沙門天的化身，高舉「毘」字戰旗進行聖戰的絕代武將，當然不能忍受在撒尿時被人刺殺在廁所裡的侮辱。



可是嵐的武功蓋世，中了旁人已經死了三次的毒藥，在她身上似乎不起絲毫作用。



雖然她身負重傷，加奈又怎敢給她有拔刀的機會。



加奈搖了搖頭。這時鮮血已經在嵐的腳下積成了一個血泊。



嵐的臉色變得像紙一樣白，豆大的汗珠從全身冒了出來。



嵐急促得喘了幾口粗氣，又說道：「妳——喜歡———信玄吧？」



加奈道：「妳怎麼知道？」



嵐苦笑道：「我也喜歡——信玄—信玄是———不會在戰場外———對付我的——信玄——要是———知道妳這樣殺了我，他會———怎麼說？」



加奈道：「我來殺妳是我自己的主意。沒有主公的命令擅自行動，我早已有了被賜死的覺悟了。」話雖這麼說，她還是解下了自己的忍者刀丟了過去。



嵐接住刀緩緩得拔了出來。



刀才出鞘，一股寒氣就撲面而來，不禁讚道：「真是———好啊——」



她丟開刀鞘，一手舉刀指住加奈，另一隻手緩緩脫去上身的衣服，露出肌肉勻稱，又充滿女性魅力的胴體。



加奈雖然也是不世出的美女，一向以自己的身材自傲，但看到嵐的裸體還是自行慚愧，不由低下了頭。



嵐喝道：「不要分神！」



重傷之下，她早已經不支。這句話說完，她連吐了兩口鮮血。將碩大的乳房濺得一片通紅。



加奈渾身一震，回過神來，立刻舉起手弩瞄準了嵐。



嵐微笑著點了點頭，深深吸了一口氣，雙手將刀一擎，高舉過頂，驕叱一聲，衝了過來。



加奈這才知道嵐為什麼會被人稱為戰神。



她只覺全身上下都已被刀氣所籠罩，根本沒有躲閃的餘地。大驚之下，她只好頭皮一硬，扣動了扳機，隨後憑本能向後一躍。



剛剛躍起，她的後背就重重得撞在了牆壁上。



原來這廁所雖大，但她剛才驚慌之下已經退到了牆根還不知道。她把眼一閉，等待那雷霆萬鈞的一擊。



只聽「嗤」的一聲，加奈只覺一股寒氣從胸口直貫到腹部。



良久，她才敢掙開眼睛。



只見自己的忍者服從胸至腹開了一條大口子。腰帶也被割斷了。束縛一去，她的衣服已經完全敞開，健美的裸體暴露無遺。



但是奇怪的是，潔白的胴體上卻沒有一絲傷痕。



她吃驚得抬起頭來，只見嵐站在面前，面帶微笑道：「刀短了一點。」



原來忍者刀要比武士刀短了很多。而且忍者刀是直刀，武士刀卻略有弧度。一般人驟然用不趁手的兵器當然會出問題。可是嵐是日本第一武將，雖然身負重傷，全力一擊之下，又豈有失誤之理？何況這一刀又只劈開衣服而不傷身體。



嵐又對她笑了笑，驕軀一晃，「噹啷」一聲，手中的刀落在了地上，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



加奈這才注意到嵐高聳的左乳房上深深地插進了自己的短箭。短箭從殷紅的乳頭右側射入，斜貫了嵐的心肺。



加奈再也忍耐不住，衝上去一把扶住嵐的驕軀，攬住她的腰肢緩緩地坐下來，將她抱在了懷裡。



嵐用左手抓住加奈的手臂，艱難得說道：「答應我，帶我的全屍去見信玄。」



加奈含淚點了點頭。



嵐長吁了一口氣。加奈只覺手臂一緊，只見嵐兩眼翻白，全身痙攣了起來。



嵐那兩條健壯的美腿在地上猛力得踢蹬著。右手在地板上不停的抓撓，地板被抓得木屑紛飛。



隨著抽搐，大股大股的鮮血從她的口中和全身各處的傷口中噴湧了出來。



過了足足有半柱香的功夫，嵐的嬌軀又最後繃直了片刻，頭一沉，才徹底癱軟了下來。



接著一股異味撲鼻而來。



加奈低頭看去。只見一股血尿混合著另一種女性特有的白色液體從嵐的下體順著大腿流了出來。



嵐的一對星眸瞪得大大的，兩行清淚從眼角無聲地淌到了腮邊。



切腹：



八幡原，信玄的中軍帳。



信玄呆呆得盯著平放在榻榻米上嵐的屍體。半晌，他才問道：「妳殺了她？」



跪著的加奈把頭伏得更低：「是，主公。」



信玄道：「妳知道這麼做的後果？」



加奈道：「屬下已經有覺悟了。」



信玄拔出腰間的短刀扔過去。肋差掉在加奈的面前發出了一聲悶響。



信玄冷冷的說道：「那麼妳就覺悟吧。」說完向身後的屏風指了一指。



加奈撿起短刀，站起來，向信玄又行了一個禮，說道：「多謝主公關照。」



信玄恍若不聞，只是呆呆得盯著嵐的屍體。



加奈嘆了口氣，走到了屏風後面。



加奈解開腰帶。沒有腰帶的束縛，褲子一下子就褪了下去，露出了她肌肉堅實的玉腿。



她把褲子疊好放到一邊，並住腳，把長長的腰帶纏在了自己雪白的兩條大腿上，把大腿牢牢拴在了一起。



接著她解開自己的髮帶，彎下腰，用髮帶將自己的兩隻腳腕也如法炮製。



這些動作她做的非常熟練。作為一個忍者她必須通曉幾十種快速殺死自己以保存秘密的方法。



切腹也是她從小練武所熟悉過的，她至少熟練於七八種把自己剖腹開膛的方法，其中十字型切腹是最英勇的武士所採用的。



切腹是武士的特權。



當初她在練習切腹的步驟時曾好奇得問師父為什麼要練這種不屬於他們這些下賤的忍者的死法。



師父當時看了她一眼，鄭重地說道：「如果真有這麼一天的話，就是妳已經為主公立下了大功，但又鑄下大錯的一天。切腹是對妳的獎賞也是對妳的懲罰。」



於是她立下決心，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她將採取十字切腹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加奈慢慢跪了下來。雖然這個動作每天不知道要做多少遍，但由於兩條腿都被綁住，身體的重心不太容易掌握。



她把肥碩的臀部放在自己的腳後跟上，並沒有坐上去，而是只沾著一點以利於保持上身的挺直。



師父說過，切腹最重要的就是風度。一個環節不當就會造成身後的出醜。



她把短刀放在膝前，慢慢解開了自己的上衣。



加奈脫下自己的上衣，仔細地疊好。



現在她的身上只剩下貼身的兜檔布和把胸腹纏得緊緊的裹身白絹了。



她反過手解開了裹身的繫帶。碩大的乳房立刻把裹身的布條頂得鬆了開來。



她將布條的一頭捲了起來，一邊解裹身，一邊把白色的布條捲成了一卷。



當最後把兜檔布脫離她的身體時，她已經赤條條而一絲不掛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氣。



高聳的胸脯起伏著，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



想著馬上要自己動手將自己剖腹開膛，渾身不由得興奮起來，下陰也感到一股暖流熱乎乎的令人快意起來，呼吸稍微急促，豐滿的下腹一起一伏，油黑的陰毛閃亮著，似水欲滴。



加奈抬起雙手，輕輕的撫摸著自己的嬌軀，手滑到兩隻豐滿的乳房上，按揉起來，手指用力揉捏著乳頭，快感充擊著勃起的乳頭，從上到下，手又滑到下腹，左手用力搓揉著小肚子，右手伸到下陰，撫摸自己的大小陰唇，這樣做是為了活動血脈，切開肚子後，讓血流得暢快，而且增加興奮感。



一陣子後，加奈停止了動作，靜坐了一會，知道是時候了。



慢慢從面前的地上拿起了短刀，用一塊白紙捲起刀柄和一截刀身，只留下五寸的刀鋒在外面。



右手握緊刀把，用刀尖輕輕點了點兩邊還在翹起和硬著的乳頭，再次刺激了自己的興奮，左手不停的在下腹中間的左側腹股溝處一點揉捏著。



然後刀刃橫向，刀尖移到左手指尖指點的位置，刀尖頂住了肚皮。



一點刺痛的感覺突然傳來，加奈渾身都興奮起來，下陰私處滲出一絲油潤的奶水，她停滯了一下，然後右手突然稍微的用力，將刀尖刺入左側腹部———



從沒有想到短刀刺入左下腹的感覺有這麼奇怪。



她嚴格按照師父當初的囑咐，短刀刺入時稍微的用力，力度掌握在只讓刀尖碰到腸子為止。



她並非沒有受過傷。自從她入了武田家，輕傷重傷身上也受過十幾處了。這一次其實並不算什麼，而武士切腹就要讓自己承受最大的痛苦，所以動作不能快，要緩慢的。



疼痛當然是免不了的。但刀尖碰到腸子時的感覺卻是無以名狀的。



也許只有她以前在靜夜中自慰可以與之相比。但現在感覺到的刺激又是與自慰決不相同的。



雖然她知道剖腹時不應該出聲，但還是忍不住發出了呻吟。



加奈用力將刀刃向右橫拉。鋒利的短刀慢慢將她平坦的腹部剖開，切口在一點點的延長，血水不斷的冒出，往下流到陰毛、大腿，再淌灑在塌塌米上。



她的額頭上已經冒出了無數冷汗。但值得慶幸的是她沒有暈過去，刀刃終於停在了她的右下腹的腹股溝邊上，剖腹的第一步已經完成了。



下一步是在自己的腹部從心窩下方到下腹恥骨豎切一刀。



一般武士是沒有這種勇氣和體力的，剖腹都要找一個介措人也就是助手。



介措人的作用就是防止剖腹者在完成剖腹前昏倒以及在剖腹完成後取下剖腹者的頭顱。



但她並沒有介措，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加奈心裡早已下定了決心，讓自己以武士最光榮最痛苦的的方式來結束生命。



加奈喘了幾口粗氣，低頭看去。



只見自己下腹部中間從左側腹股溝到右側腹股溝剖開了一條長長的口子。鮮血已經流了一地，一團小腸正在探頭探腦得從腹部的傷口中蠕動出來。



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用力將短刀拔了出來，仰起頭將短刀尖對準了自己的胸脯中間，心窩下方一寸的位置。



在她仰起頭的一瞬間，她的手一用力，鋒利的刀尖刺入了她的心窩下二寸深，加奈慘呼一聲，泡沫狀的血液從口中大量湧了出來。



她定了定神，把刀鋒開始向下拉，她清楚的聽見刀鋒噗哧噗哧的切開肚皮的聲音。



疼痛像鐵鎚一樣敲擊著她的神經中樞，快感也伴隨著疼痛衝擊著她的肉體。



她用力穩住刀鋒，繼續向下垂直切下，並保持著刀刃的深度。



刀鋒已經切到了肚臍上方，並開始慢慢的把肚臍從中間平均的分開。



切到了剛剛橫切下腹的水平交匯處，她突然感到整個上腹撲的一聲打開了，胃鑲和一大截黑紅色粗壯的大腸垂了下來，搭在了外面，她感到有種嘔吐感，口水混和血液從嘴裡流了下來。



她感到全身的力氣都已經被吸乾了，搖晃了兩下，用盡力氣，再次挺直身軀。



鬆弛的手又握緊了浸透鮮血的短刀柄，刀刃向下，延著臍下中線切下，一口氣切到了恥骨。



整個下腹切開了，大團的粉紅色豐滿的小腸擠了出來，蠕動著滑脫到她的大腿和地上，盤成一團團的。



加奈猛地抽出了插在下身的短刀，一股顫抖的快感不由自主的從牽扯著腸管的陰道傳來。



下身陰部被這種巨大的混和著疼痛的快感包圍著，陰道和肛門不停的抽動著，她仰天倒了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不體面的姿勢。



正確的姿勢是向前倒。



她拼命想控制身體再一次坐起來，但除了手指把地面抓的傷痕累累外，沒有一點效果。



加奈的大小腸從傷口裡脫出，在地上鋪滿了一地。



加奈可以清楚得感覺到自己的腸子像是一條條蛇在自己的平坦的小腹上蠕動著，貼自己的神秘地區。



比腸子快一步的是溢出的鮮血，她的下處幾經被浸得濕透了。



屏風上的投影的動作越來越激烈，整個中軍帳裡充滿了信玄急促的喘息聲。



突然之間，蠕動的腸子碰上了加奈的陰蒂。加奈只覺得一股酸麻之極的暖流從陰蒂處直冒了上來。



她只覺得自己忽然到了屏風的另一邊，信玄的大手正在自己的全身愛撫著。



這感覺越來越強烈，她再也忍耐不住，伴隨著屏風上信玄的節奏，口中發出了陣陣嬌吟。



隨著信玄的每一下衝刺，身體就傳來一陣快感。



很快，她就淹沒在快樂的海洋之中。



良久，信玄轉過屏風。



只見加奈的整個身軀仰倒在地，短刀掉在一旁的血泊裡，兩隻手無力得攤在身體兩側，整個腹部一個猙獰的的血十字形。



她大腿上的腰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繃斷了，但兩隻腳腕仍然綁在一起。



所以她的大腿微微叉開了一個奇怪的形狀。



腸子從她腹部的傷口流出來，已經流了一地。



一節腸子流到了她的兩腿中間，在她的陰戶上緩緩蠕動著。



隨著蠕動，加奈不停得發出幾乎已是細不可聞的嬌吟。



信玄嘆了一口氣：「真是失禮啊。讓我來作妳的介措吧。」



他彎腰扶起加奈。加奈吐出一口鮮血，眼中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信玄放開手，失去了支撐的加奈立刻倒了下去。



刀光一閃，加奈的人頭飛上了半空。



當她的人頭落地時，她殘存的最後一點意識看到的是自己的無頭屍體趴在一堆腸子和內臟上，鮮血伴隨著四肢的抽搐從頸部的斷口噴射了出來。



尾聲：



第五次川中島戰役，武田與上杉對峙六十餘天後，以上杉突然收兵而結束。武田信玄不久出家為僧。



後記：



信玄與謙信同為日本戰國史上的名將。



此中任一人的才幹都足以統一日本。但造化弄人，非使二人並立於當世，遂二虎相爭，徒然讓織田豎子成名。



然而信玄與謙信之鬥到1561年川中島合戰之後就基本結束。此後雖然交惡，卻不復有大的動作。此中隱情唯本文讀者知之也。



信玄本名晴信，出家後法名信玄。其出家在1559年。早於川中島合戰。



文中把他的出家日期推遲了，純屬小說家言，學者方家切勿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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